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燕京
人文讲席教授。中国乐府学会会
长、中国 《诗经》 学会副会长，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早年毕业
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
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
主要科研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
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现代
学术史。主要著作有：《两汉诗
歌 研 究》《文 学 传 统 与 中 国 文
化》《周汉诗歌综论》《先秦君子
风范》《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
究》 等 ， 主 编 《中 国 诗 歌 史》

《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中国文
学研究论著汇编》 等10余部，发
表论文百余篇。其科研成果获得
过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
奖等多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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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走进《诗经》
■

《诗经》文化历久弥新

讲 坛

如何走进《诗经》？

□主讲人：赵敏俐

▶▶▶相关链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
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
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作为一
部具有审美、文化等意义的著作
——《诗经》，不仅是一部诗歌总
集，更是一部文化典籍。它有着
高超的艺术技巧，文辞典雅生
动，以美的形式感动着世世代代
的读者，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心
灵，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
宝。本期讲坛邀请赵敏俐教授讲
述今天我们如何走进《诗经》，感
悟《诗经》的魅力。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
经典之一，泽溉百世，流芳千古。
《诗经》文字古奥，语言典雅，内
容丰富，艺术高超。自孔子以来，
对 《诗经》 的研读与阐释历久不
衰，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成果，已
经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 《诗
经》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然而，
由于时代久远、文化隔膜、阐释者
的立场方法各有不同，所以不同时
代、不同学派，对《诗经》的理解
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
《诗经》这部作品的伟大，阐释空
间的无比丰富，有着历久弥新的文
化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时
代的不同读者，总会从自身的认知
条件出发，在总结前代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生发新的认识。那么，站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更
好地认识 《诗经》，走进 《诗经》
呢？在此，让我们先从《诗经》这
部经典的性质说起。

《诗》之为“经”：艺术本质与
实用功能的统一。

在 今 天 看 来 ，《诗 经》 是
“诗”，也是“歌”，是典型的文学
作品，它共有305篇，是经过周人
选编而成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它与后人选编
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
以及后代无数的诗歌选本一样吗？
显然大不一样。因为《诗经》并不
仅是一般的抒情写志，它同时还承
担着宗教祭祀、礼仪燕飨、美刺讽
谏、社会交往、记述历史、文化教
育等多重功能。实际上，抒情写志
仅仅是它众多功能中的一种。因
此，从它生成的那天起，周人就没
有把它当成纯粹的诗歌艺术来看
待。从《左传》《国语》中记载的
各诸侯国卿士大夫的“赋诗言
志”、讽谏议政，到 《周礼》《仪
礼》《礼记》 中记载的太师教六
诗、燕飨演歌舞；从新近出土的
《孔子诗论》，到孟子、荀子等诸子

的评诗论诗，我们可以看到《诗经》
在春秋以前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之
大，看到它在当时人们心中所处的地
位之高。所以，我们不能把《诗经》
等同于后世一般的诗歌总集或者诗歌
选本，它是经过周人仔细选择编撰而
成的一部具有多功能的文化经典。故
自 战 国 时 期 起 ， 它 就 被 尊 称 为

“经”，而且高居当时“六经”之首。
到了汉代以后，它的经学地位更加巩
固，它的丰富内容也得到了历代经学
家的充分阐释，它以“经”的尊崇，
影响了中国文化2500多年。

汉唐之际对《诗经》艺术的“教
化式”解读。

因为《诗经》是艺术本质与实用
功能的统一，所以相对于 《易》
《书》《礼》和《春秋》等几部经典，
就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所有内容都是
以“诗”这一外在的形式而得以呈现
的。因此，要走进 《诗经》，了解

《诗经》，就必须从此处切入，古人也
是如此。《毛诗序》说：“诗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
见，汉人解诗，也首先强调这部经典
的文学特质，指出它与其他经典的不
同，并试图立足于诗歌的抒情本质来
探讨它的产生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由
此而提出了“风雅正变”理论，所谓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这对后世的影响是深
远的。唐代孔颖达作 《毛诗正义》，
继承的正是这一汉学传统。他说：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
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
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
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
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

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
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
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
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 云

‘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
也。”但遗憾的是，汉唐《诗经》学
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它的抒
情艺术，而是由此为起点，阐释

“诗”在当时社会上所承担的重要教
化功能，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
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

“诗之用”为宗旨的诗学传统。这说
明，在汉唐经学家眼中，《诗经》已
经不再是诗人有感而发的个体抒情，
而是用于讽谕教化的工具，这就脱离
了诗的艺术本质。

宋代以后对《诗经》艺术的“理
学化”解读。

与汉唐《诗经》学家一样，以朱
熹为代表的宋学家，也是从“诗”的
这一抒情本质切入的。朱熹在《诗集
传》开篇就说：“人生而静，天之性
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
也，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
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
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
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
所以作也。”比汉唐《诗经》学家更
进一步，他还特别强调人性在诗的感
发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性情不
一样，其所感发者也自有不同，像
《周南》《召南》这样的诗，“亲被文
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那些《雅》《颂》之篇，“其
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
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那些“变
风”，其所感发者则“邪正是非之不
齐”，“变雅”则是“一时贤人君子闵
时病俗之所为”。他认为孔子之所以
把这些诗编在一起，就是要“善者师
之而恶者改焉”。所以，在朱熹那
里，《诗》 并不是美刺讽谕的工具，
其本身就是感化人心的圣经。为此他

推出了学诗之法：“本之《二南》以
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
《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
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
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
涵濡以体之，查之性情隐微之间，审
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
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
矣。”（朱熹《诗集传》）可见，朱熹
在《诗经》阐释学上的最大功绩，是
把汉儒以来将《诗经》作为美刺讽谕
的工具变成用以陶冶性情的诗之涵
咏，回归了诗歌艺术本体。但遗憾的
是，朱熹所坚守的仍然是“经学”传
统，他认为圣人编 《诗》 和后人学
《诗》的目的还是为了教化。他表面
上反对汉儒、反对《诗序》，实际上
又依据汉儒的“风雅正变”之说来区
分作者的性情邪正，经不起事实推
敲。例如，同样类型的诗篇，在《周
南》《召南》中就是“后妃自作，可
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在 《郑
风》《卫风》中就是“淫奔之诗”，这
不仅突显了他的理学家偏见，也将
《诗经》 引向了随意解释的主观方
向，同样脱离了诗的艺术本质。

清代《诗经》学异彩纷呈，大体
可将其分为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
和独立思考派。清初至清中叶，古文
经学借助于音韵学、训诂学和考据学
的日渐深入，将《诗经》的实证研究提
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中叶以后，今文
经学反对古文经学的繁琐考证，开始
注重阐释《诗经》中的“微言大义”，并
将其作为“托古改制”的工具。在两大
流派之外，还有一些学人试图突破汉、
宋《诗经》学传统而进行独立的思考，
在《诗经》的创作本旨和艺术解析方
面作出了更多的探索。清代《诗经》
学所取得的成就是超越前代的，无论
是从历史的考证还是从义理的阐发方
面，都为现代《诗经》学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还是
在汉、宋两系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仍
然没有脱离经学的轨道。

自“五四”以来现代《诗经》
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诗经》不
再看成“经”，而将其回归于文学
本体。从这一点来讲，现代 《诗
经》学在初始阶段继承更多的是以
朱熹为代表的宋学传统，强调对作
品本身的艺术体悟，抛弃了汉学家
依据“风雅正变”理论而对 《诗
经》的历史文化研究。但是在强烈
的反封建文化思潮影响下，现代学
人又彻底颠倒了朱熹的作者观，批
判《雅》《颂》而推崇《国风》，远
离周代社会的历史实际，用现代人
的文化和艺术观念解读 《诗经》，
如朱熹一样走向了一条主观阐释之
路。更重要的是，由于否定了《诗
经》 在中国文化史上“经”的地
位，将其仅仅视为一部“文学作
品”，大大消解了它的历史文化价
值。新时期以来，当代《诗经》学
对此进行了认真反思，有关 《诗
经》 的历史文化考察重新成为热
点，特别是从周代礼乐文化的角度
全面审视《诗经》，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就。然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
也同样存在着不足，重文献考证而
轻艺术分析，许多长篇大论的《诗
经》研究著作却游离于作品之外，
甚至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肢解为知
识的碎片，有悖于它的艺术本质。
这促使我们反省，《诗经》虽然不
再被视为封建时代的“圣经”，但
是它的巨大文化价值却不可否认。
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面对历代
《诗经》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我们
又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来认
识《诗经》？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
法走进《诗经》？怎样才能重新认
识它的伟大呢？

走进《诗经》的第一要义，是
要了解周代文化。

《诗经》是在周代文化背景下
产生的。“诗”既然是“感物而
动”的艺术，那么，其所感之

“物”就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
象。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物”
并不仅仅指客观物体，还包括诗人
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甚
至包括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他们
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艺术审美观念，
也是在那个时代培养起来的。从这
一角度来讲，自汉代《诗经》学所

建立起来的“风雅正变”理论和在
此基础上所做的研究，为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成果并且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我们并不能局限于此，现代
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语言
学、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
果，使我们可以对周代文化做出更
全面的认识。我们不仅关注于每一
首诗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背景，还应
该关注《诗经》这部作品创作和编
辑的整体文化环境。没有对周代社
会历史变迁、政治文化制度建立、
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等作为认识的
基础，我们就无法了解《诗经》的
生成、《诗经》在当时的地位和所
承担的诸多社会功能，无法了解它
的内容何以如此丰富，认识不到这
部作品何以伟大，也无法给它一个
准确的历史定位。这就如同我们如
果不了解屈原所生活的战国历史和
楚文化环境就不能了解屈原，不了
解唐代社会就不能了解唐诗一样。
把《诗经》看作周代文化的产物，
从周民族的产生，政治、经济制度
的建立，礼乐文化的建设入手，讨
论《诗经》丰富的内容与周代社会
生活的紧密关系，这是我们走进
《诗经》的第一步。

走进《诗经》的第二要义，是
认识《诗经》的艺术特质。

《诗经》 虽然具在丰富的内
容，在周代社会和后世历史文化的
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所有
这一切，都是通过它特殊的艺术形
式得以实现的。传统《诗经》学虽
然不否认“诗”源自人的情感抒
发，实际上是将其当作“经”而不
是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最终脱离
了它的艺术本质。因而传统 《诗
经》学的成果虽然丰富，却从总体
上缺少对 《诗经》 艺术特质的分
析。现代《诗经》学虽然回归了它
的文学本位，但却没有将其纳入周
文化中来认识，同样也没有揭示
《诗经》独特的时代艺术特征，所
以也无法从文体形式方面阐释其丰
富的内容和它的艺术成就。我们常
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不
仅仅说的是它的内容，更说的是它
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艺术形式，形式
和内容不可分割。《诗经》和后代
诗体形式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乐歌

特征。这来自于中国早期诗乐一体的
传统，同样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部
分。由此入手，我们才会发现 《诗
经》曲调的组合方式、与演唱相关联
的章法结构、形式多样的演唱方法、
以套语为特色的传唱技巧等等，与后
代诗歌在诗体形式上存在着如此鲜明
的差异。包括所用的诗体，它的韵律
节奏、语词艺术、根源于象形字的诗
性表达等等，处处都显示出《诗经》
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诗经》 305
篇作品丰富的内容，都是通过这种独
具时代特点的艺术形式才得以传承
的。所以，结合周代文化来解读《诗
经》的艺术形式，揭示其艺术上的独
创性和时代特征，是我们走进 《诗
经》的第二步。

走进《诗经》的第三要义，是对
《诗经》文本的细读和赏析。

我们学习和研读《诗经》，最终
要落实到《诗经》文本。它那丰富的
内容、优美的形式、独特的艺术魅
力，只有通过具体作品的研读，从文
本的鉴赏中才会有切实的体会。但由
于历史遥远，后人对于周代文化陌
生，历来对《诗经》的文本解读存在
着许多隔阂。我们对《诗经》的所有
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本。将
文本融入理论的分析与文献的考证，
固然是为了说明理论研究的可靠和
有效，避免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
也更是为了解析文本，读懂作品，
认识其内容的丰富多彩，体验其艺
术的优雅高超，最终达到走进 《诗
经》 的目的，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重新发现它的伟大。

基于以上思考，我尝试建立一
个新的 《诗经》 阐释模式：把握
《诗经》的艺术本质，将其纳入周文
化中进行研读和认识。具体来说，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
《诗经》产生的周文化背景进行简单
介绍，认识 《诗经》 和周文化的紧
密关系，周王朝的兴起与殷帝国的
衰落，周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
制度，周人的哲学、政治思想与实
践理性，以及礼乐文化的形成，这
些都是 《诗经》 所以产生的历史条
件。在此基础上，对 《诗经》 的作
者、作年、编辑以及“风”“雅”

“颂”的分类等《诗经》学上的一些
基本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

是我们走进《诗经》的起始。第二部
分，是结合周代的历史文化，按照内
容题材对《诗经》中的作品进行的分
类解析。具体包括《诗经》中的颂祖
功乐歌、农事诗、礼仪燕飨诗、战争
诗、政治美刺诗、婚姻爱情诗和其他
表现各类世俗风情的诗篇。这些诗
篇，基本涵盖了 《诗经》 的各个方
面。通过分析，对《诗经》文本有一
个全面的把握，认识这部作品无比丰
富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对《诗经》
艺术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诗
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诗经》的
艺术表达方式、乐歌特征、语言艺
术，无不带有鲜明的周文化特色。立
足于周代文化，同样是我们破解《诗
经》艺术形式奥秘的最佳途径。第四
部分，从中华民族诗歌发展的整体进
程，来看《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开创意义：它将中国诗歌由原始时代
的自发歌唱变成了有明确的主体动机
的艺术创作；将诗歌由原始时代的集
体歌唱变成个体的抒情表达，从此出
现了有鲜明个性的个体诗人；中国诗
人早在《诗经》时代，就掌握了高超
的艺术手法，开始了艺术美的主动追
求，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正
是这三点，标志着它是中国上古诗歌
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是中国的诗歌

艺术真正走向文明之始。也只有站在
这个起始点上，我们才能认识 《诗
经》 对中国后世文学和文化所产生的
巨大影响：它奠定了以“言志”和“抒情”
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文化传
统；确立了以“风雅”和“比兴”为标准的
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以四
言为主而兼有各种诗句，以鲜明的节奏
韵律特征，奠定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
基础。总之，我们只有紧紧把握《诗经》
的艺术本质，结合周代社会的历史文
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诗经》。它的产生
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雅的性格和高
超的艺术才具，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
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成为经典。《诗
经》 从编成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学习的范本、生活的教科书，
它不仅培养了中国后世文学，而且培
养和教育了后代人民。文学的传统就
是民族的传统，《诗经》将因此而具有
永恒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回望历史中
重新认识自我，也迫切需要让世界认
识中国文化。所以，将 《诗经》 纳入
周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当中，用现代化
的眼光对其进行艺术解读，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今天重新
走进《诗经》的目的所在。

■

▲《王风·采葛》 南榖小莲 作

▲文化典籍《诗经》


